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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家厨房的下水道堵了，打
电话请周队长过来疏通，周队长长期服
务于小区，大家都跟他相熟，谁家爆了水
管房顶漏水什么的都找他。
周队长胖胖的，是个江苏人，四十来

岁的外来工，口音还蛮重的。
他跟我家的钟点工小杨也很

熟，我家小杨是广西人。他们两个
人在厨房倒腾下水道，我在客厅
用平板电脑处理事情，听见这两
个人在厨房秒变粤语交流，当然
都说得非常烂，但是就是坚持说，
还说得挺高兴。

我是一个语感差的人，在广
州呆的时间比他们长，但是我不
会说粤语，最大的负担就是怕
丑，别人一笑自己就崩溃了，或
者不等别人笑自己就觉得干吗
要那么丢脸。但其实如果明明知
道要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学
习当地语言是第一要素吧。

你看周队长和小杨就有这个意识，
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进城的务工人员，
家乡话都是很顽固的，但是他们特别懂
得要克服困难适应环境。
我以前总觉得穷人就不可能有什么快

乐（当然我也不富所以也不怎么快乐），觉
得富人开着游艇或者私人飞机就好开心。

但其实一个人如
果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没有什么鬼包袱，该怎
样就怎样，其实也可以
很快乐。

周队长在广州买了房子，属
于特别有眼光的那种外来工，女
儿也从大学毕业了，据他说是双
学位。他的名片上印着周队长，大
家也都这样叫他，但我看他出出
进进永远一个人骑一辆电驴子哪
里有什么队伍。

小杨会做一种特别好吃的红
烧肉，问她秘方，她说得滔滔不绝
头头是道，回家一试全部以失败
告终。我觉得她关键的地方省去
至少两百字。

不过他们都很快乐，尤其是
说粤语的时候。

于是我把这一感想跟一个朋
友交流，她想了想说是的，我爸爸

从生到死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广州话。
她爸爸是在广州工作的浙江人。我们骨
子里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居高临下不肯
改变的人生态度。

但如果是为了生存结果就会不一
样。

而学习其实是会使人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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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电视剧《楼外楼》，对商场的激烈
竞争印象深刻，尤其是“老燕京”的不择手
段，令人震惊和不齿。然而，这样的竞争在
商品社会并不罕见。“行行业业有竞争”是
市场经济的常态和特征。工农商学兵和服
务业，哪一行没有竞争？产品质量，销售市
场，招聘人才，竞聘岗位，工作业绩，行业
发展……甚至学生家长之间也有竞争，唯
恐自己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两句话：
世界无处不竞争，竞争是客观存在。
庄子说“有竞有争”，即“并逐曰竞，对

辩曰争”。通俗地说，“竞争”就是“（为一己
之利而）相互争胜”。我们这里说的“竞
争”，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不使用暴力实
现其要求，不通过特权达到其目的”，是
“用合法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盈利愿望”。

“竞争”不是个负面词，而是个涉及正能量的“积极
词”，因为它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市场经济的
“要素链”是：社会需求—市场—利润—竞争—创新—
发展—社会进步—（新的）社会需求。如此循环往复，没
有穷尽。其中“竞争”和“创新”则是推动行业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动力和引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体制，打破“大锅饭”，进行公平有序的竞争，才能充分
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新力，促进行业发展，推动社会进
步。我国改革开放 40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最有力的佐
证。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
许多小微企业，不畏艰难困苦，积极参与竞争，坚持创
新发展，取得了抗疫和生产的双胜利。这种“敢于竞争、
乐于竞争和善于竞争”的精神值得点赞和发扬！
以愚见，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或可分为三类：一类

是“你追我赶”的竞争。这是公平有序、相互学习和互相
促进的良性竞争。这是竞争的至高境界。只有进行这样
的公平竞争，才能促进人努力进取，激发人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比如乒乓球比赛的竞争。但社会经济的实践证
明，这样的竞争毕竟还不多见。二类是“你争我夺”的竞
争。这是“急吼吼”的，但还是有良心的竞争，只不过吃
相有点难看而已。这是竞争的中级境界，
也是市场竞争的常态。好有一比：足球比
赛中双方球员的“竞争”，你抢我夺，尤其
是比分落后的一方，简直不择手段，除了
吃红牌的恶意犯规。三类是“你死我活”
的竞争。这是“只顾盈利，不择手段”“唯我独霸，不让
你活（做生意）”的竞争，是扰乱市场、破坏经济的恶意
竞争。这是竞争的原始境界。德语中有个俗语叫做
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字面意思是“目的神化
手段”，实际寓意“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恐怕
是这类竞争的真实写照。通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或
耍弄阴谋而赢得竞争，只能得利于一时，最后落得个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受到市场和法律的双重惩
罚。如果一定要用体育比赛做比喻的话，那么拳击似乎
有点可比性：把对手击倒才是赢家（要由裁判根据比赛
规则判定）。
至于在生意场上动用暴力，甚至谋财害命等极端

手段，那就超越了竞争，是刑事犯罪。记得抗美援朝战
争期间，上海不法资本家王康年等用未经消毒的烂棉
花当药棉卖给志愿军，夺走了许多年轻伤病战士的生
命，结果被判处极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竞争犹如比赛，公平的竞争也需要裁判。市场经济

中竞争的裁判就是政府。有政府的监管，才能保证有序
的公平竞争，才能使竞争不仅造福竞争者，而且也造福
整个社会。惟其如此，才会出现百舸争流、万木争春的
生机勃勃的社会市场，才会出现欣欣向荣的公平竞争
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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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场，是近年来颇为
流行的一个词语。我手头
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
对此并无词条释义。网络
上的解释是：气场是指一
个人的气质对其周围人产
生的影响，是对人
散发的隐形能量的
描述，它反映人能
掌握到的自然规律
的多少。这样的解释
有点玄奥，但又似乎
说出了点什么。照我
的理解，气场，是指
一个人所具有的独
特的气质或魅力对
周围的人产生的感
染或影响。这在拥
有深厚的科学、人
文艺术修养的科学家、学
者、艺术家中相对多见。

音乐家中有气场者，
史料中不乏有趣的记载。
比如法国大作曲家柏辽
兹，同时是一流的指挥家。
有一次，他未经排练就直
接指挥了自己的代表作、
交响诗《罗马狂欢节》。演

出之前，不管是乐队，还是
听众，都对柏辽兹这种有
违常规的举动捏了一把
汗。但到了演出那天，柏辽
兹上场一亮相，人们就发
现此类担心纯属多余。只

见他在指挥台上站
定，目光如炬，对着
乐队的每一位演奏
员扫视了一遍，仿
佛在说：别担心，有
我在，一切尽在掌
握之中。他打出的
节拍准确有力，提
示到位无误，无可
挑剔。未经排练的
乐队像被施了魔
法，将《罗马狂欢
节》演奏得波澜起

伏，对比鲜明，高潮迭起。
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
柏辽兹的气场不言而

喻。之所以如此，是他因为
拥有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
重天赋和才能。用中国人
的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
瓷器活。不过，金刚钻究竟
是什么？有时还真难说清。

德国指挥巨匠富特文格勒
即是一例。富特文格勒以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浪
漫主义指挥风格著称于
世。一些长期在他手下工
作的柏林爱乐的老演奏家
私下里议论，每次音乐会
开始前，当富特文格勒刚
从休息室走向舞台，他们
未闻其声却已分明感受到
他那神秘的气场了。法国
著名指挥家蒙都讲过一件
事：有一次他客席指挥柏
林爱乐演出贝多芬的《第
一交响曲》，无论他怎样打
拍子，第一乐章的开始总
是做不到整齐划一，结果
音乐会的效果不佳。后来
富特文格勒率柏林
爱乐来巴黎演出，
曲目中也有“贝
一”，于是蒙都去听
了音乐会，他想看
看富特文格勒是如何处理
这一难点的。富特文格勒
的下拍仍然是他招牌似的
让人难以看清的抖动，但
乐队的演奏出奇地整齐饱
满、灵动飞扬。
我曾有过两次现场感

受音乐家气场的亲身体
验。第一次是 2003年的初
春时节，著名华裔大提琴
家马友友来沪演出，我去
大剧院看了他与上海广播
交响乐团演出前的彩
排——德沃夏克《B小调
大提琴协奏曲》。那天看彩
排的人不多，因此我坐在
前排可以将舞台看得清清
楚楚。只见马友友步履轻
捷洒脱地从后台走上舞
台，笑嘻嘻地与指挥、乐队

首席打了招呼，没有一点
架子。然而，当他坐定操
琴，在乐队的序奏后深沉
地拉出第一个乐句，一股
温暖迷人的气氛顷刻间在
大剧院内弥漫开来。随着
音乐的展开，马友友的演
奏时而激动狂热，时而优
美如歌，但始终如磁铁一
般紧紧地吸引乐队呼应着
他，仿佛他不仅是独奏，还
是真正掌控乐队的指挥。
让我不得不赞叹：马友友
的气场真是强大，对乐队
有一种神奇的感召力。
另一次是前些年的一

次音乐爱好者迎新联欢会
上，一支业余乐队应邀前

来助兴。说实话，水
平实在不怎么样，
感觉演奏得七零八
落，像一辆老爷车，
开得摇摇晃晃，随

时随地都有散架的危险。
那天，指挥家陈燮阳也来
了。联欢会末尾，主持人热
情地邀请他指挥乐队演奏
一曲。在大家热烈的掌声
中，陈燮阳走上指挥台。
他胸有成竹地挥棒击拍，
刘天华《良宵》优美委婉
的旋律响起。真是神了，
刚才还是松散凌乱的乐
队在他不慌不忙、手势明
确有力的点拨下，面貌顿
时焕然一新，声音变得有
板有眼、整齐饱满。显然，
陈燮阳的气场传递给了
这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
民间乐队，有如点石成
金，引导着演奏顺利进行
直至结束，也让全场欢乐
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早知潮有信
哲 俊

    多年前，一天凌晨一时二十五分左
右，我下班回家正走在陕西北路上，远
远地见到一辆 24路电车往南开来。突
然之间，一种好奇心让我心生一念，这
辆车来得准时吗？于是站在车站，看着
车子一步步地进站。车子停下的那一刻，
我抬头看看站牌，时间是 01：27，和站牌
上的时间正好。
没想到，夜宵车竟如此准时，引起我

的兴趣。以后的?子，
我夜班路过时，时间差
不多的话，我总要在站
台上看着夜宵车的到
来，似乎是在迎接它，
也似乎是在验证它是否准时到达。不管
是 02：07，还是 02：47，它都是如约而至。
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是晚了 1分钟。有次
乘夜宵车，曾问过一位驾驶员，会不会不
准时靠站？他告诉我，不会。因为乘客是
算准时间来的。一旦乘不上，要等很长时
间，驾驶员宁可晚一分钟到也不会提前，
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乘客都能早点回家。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命脉。
1291年上海设县，此后漫长的数
百年间，木船和马车、牛车是人们
出行的交通工具。16世纪出现了
一种可供人雇用的营运轿子。再后
来，出现了黄包车。直到 1908年 3月 5?
5时 30分，英商从静安寺开出了上海第
一条有轨电车，中国民族企业家在 1913

年开通了华界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有公共交通

车辆 900辆，每天载客 66万人次。1958

年 9月，第一条为三班制工人服务的 65

路夜宵线公交车开通，从此，上海公交全
天候 24小时运营车辆越来越多，至今已
有 40多条。

上海城市发展太快，公交需求激增，
但在那个特殊的 10 年中，乘客增长
50%，而车辆仅增加 13.8%，运能增长
17.4%。上世纪后二三十年，公交需求矛
盾十分突出，公交车厢一平方米的地方
要站 11个乘客，就是那时真实的写照。
作为过来人，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在上海乘公交车，车站上的乘

客越聚越多，但车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上班的时间快到了，那
个急啊，路近一些的，
想想走了，往往心又不
甘，一步三回头。如果
此时看到车子将要到

站了，便急忙回头。如果走得远了，往
回走又赶不上，赶前一站又不够，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车子过去。如果看到车
子并不十分拥挤，是最为懊悔的，只能
自认倒霉。如果碰巧赶上的话，心里则
不免小窃喜，似乎赚到了便宜。最难过
的，是有事赶路，你伸长了脖子，车子
就是没有；当你不急时，车子却一辆接

着一辆。那时最常想到的，是唐
朝诗人李益的诗句：“早知潮有
信，嫁与弄潮儿”。

现在，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
有了极大改变，快捷方便安全的

地铁成了人们的第一选择，还有出租
车、私家车，人们可以计算着时间出行，
再也没有了挤公交的苦恼了。现在不仅
夜宵车是准时的，公交车还能在家里通
过手机查找到站时间，站牌上也标注着
各个车子到站的时间，乘客一目了然，
可以笃悠悠地刷着手机，不必再伸长头
颈，翘首以盼地望着车子到来了。
现在，夜宵车准时，白天的车子也准

时，这是科技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
增添时代活力。

十日谈
乐满上海之春

责编：吴南瑶

用音乐传递我们的价值观
龚天鹏

    记得第一次参与“上海之春”，我还是在
念上音附小的时候。那年我才 9岁，刚参加
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那场演
出都是由上音附小的学生参加，名为“小小演
奏家”。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场音乐会上，我
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作品《杜姆卡》。

而再一次参与“上海之春”，已是 11 年
后的 2013年，作为美国茱莉亚音
乐学院学生的我，在第 30届“上海
之春”上举办了我的个人作品音乐
会。这也是龚天鹏作为“作曲家”在
“上海之春”上的首次亮相，由此我
和“上海之春”便有了长久的缘分，这些年
来，“上海之春”推出了我一部又一部新作，
见证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成长。

2014年我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回国，
从上海爱乐乐团接过聘书，成为乐团首位 90

后的驻团作曲家。2017年便是由上海爱乐乐
团在“上海之春”上首演了我的中提琴协奏曲
《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第六交响曲》。《麦田里
的守望者》，灵感来源于塞林格的同名小说，
描述 16岁少年霍尔顿的内心世界，《第六交
响曲》则是讲述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史。

2018 年，是我的《第十交响曲〈京剧幻

想〉》在“上海之春”首演。早在 2018年的新
春，刚刚重修完工的上海爱乐乐团异常冷
清。原因很简单：新家具还在散味。因为马上
就要试演自己的第十交响曲，我戏言自己
“等不及了，中毒就中毒吧”，窝在行政楼北
部的创作室里疯狂创作。值得欣慰的是，首
演结束后，尚长荣先生走到后台对我说：“当

倩娘主题在全体铜管和巨大的管风琴声中
再次回荡时，我哭了。我真心没想到，没有任
何京剧乐器或人声的交响乐能如此传达京
剧的灵魂。祝贺你。谢谢你。你创造了一个
独特的世界。”其实，在我回国之后，我音乐
中的民族特征加强了许多，可以说我追求的
是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与后期浪漫派交响乐
语汇的结合。

今年的“上海之春”，我带给大家的是交
响曲《百年颂》，这是从去年疫情期间就开始
创作打磨直到现在的大部头作品。有人说我
的音乐都挺“主旋律”的，我觉得主旋律其实

就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记录和
讴歌的人和事，我想通过音乐这门世界语言
向世界传递当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我也
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一些同龄人对
“主旋律”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们。我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四交响曲
《复兴》，这是一部以“中国梦”为大背景的作

品。我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个 110分
钟的初稿，上半部分是“环境之梦”，
写的是我脑海中最理想的生活环
境———无烟之城、绿水青山；下半部
分是“精神之梦”，战胜了人性的弱点

之后做真正的自己、问心无愧的自己。这都是
我内心想要表达和抒发的，并不是被动的。

总的来说，在我心中，“上海之春”一直
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每年四五月，全国新作
品、国际艺术友人汇聚一堂。让优秀节目与
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内
外知名与不知名的优秀青年艺术家打开分

享硕果的大门，成为一个
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国际音乐节。


